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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幾
日
，
在
一
次
與
台
灣
光
華
新

聞
文
化
中
心
的
朋
友
聚
餐
時
，
知
道

了
台
灣
律
師
高
秉
涵
先
生
的
故
事
。

高
秉
涵
先
生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將
外

省
軍
人
的
骨
灰
送
回
中
國
大
陸
安

葬
，
讓
他
們
落
葉
歸
根
，
魂
歸
故
里
。
這

一
動
人
的
壯
舉
，
不
僅
為
他
贏
得
了﹁
感

動
中
國﹂
的
榮
譽
，
同
時
也
勾
起
了
我
們

這
些
台
灣
外
省
人
的
思
鄉
情
懷
。

我
們
這
些
外
省
籍
的
第
二
代
，
心
中
的

思
鄉
情
懷
，
來
自
於
兩
個
方
面
。
首
先
，

是
我
們
的
父
輩
們
，
他
們
對
大
陸
故
土
的

思
念
，
成
為
了
我
們
家
庭
生
活
的
主
軸
之

一
。
我
們
從
小
便
知
道
：
在
台
灣
海
峽
的

彼
岸
，
有
着
我
們
的
家
鄉
，
有
着
我
們
的

親
人
，
有
着
我
們
的
根
。
另
一
方
面
，
則

是
來
自
我
們
受
的
中
國
教
育
。
從
小
，
我

們
受
到
的
教
育
便
是
：
當
一
個
快
快
樂
樂

的
好
學
生
，
做
一
個
堂
堂
正
正
的
中
國

人
。
雖
然
在
兩
岸
的
軍
事
對
峙
和
隔
絕
的

黑
暗
年
代
，
讓
我
們
無
法
踏
上
大
陸
國

土
，
但
是
，
我
們
從
課
本
和
老
師
在
課
堂

上
的
教
學
中
，
嚮
往
長
江
、
長
城
、
黃
河
、
黃

山
…
…
這
些
大
好
河
山
以
及
中
華
民
族
的
歷
史
文

化
，
一
直
深
深
刻
在
我
們
的
腦
海
中
。
所
以
，
我
們

對
這
些
代
表
民
族
文
化
內
涵
的
符
號
，
充
滿
了
敬
畏

和
崇
拜
。

一
九
九
零
年
，
我
第
一
次
從
香
港
飛
往
中
國
大

陸
。
在
飛
機
上
，
當
航
機
正
在
飛
過
長
江
時
，
我
激

動
得
號
啕
大
哭
！
泣
不
成
聲
！
不
能
自
已
！
以
致
引

起
了
空
乘
服
務
員
的
關
切
。
當
時
的
我
，
終
於
看
見

了
長
江
、
黃
河
、
國
土
，
那
是
一
種
回
家
的
感
覺
，

那
是
一
種
回
到
了
根
的
感
覺
。
而
我
記
得
曾
經
在
倫

敦
海
德
公
園
，
第
一
次
見
到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的
同

胞
，
那
種
喜
悅
之
情
是
經
歷
了
數
十
年
隔
絕
之
後
的

重
逢
與
涅
槃
。

這
就
是
中
國
人
最
為
質
樸
的
思
鄉
情
懷
。
作
為
一

個
祖
籍
在
江
蘇
的
台
灣
外
省
人
，
我
一
直
思
念
大

陸
，
在
台
灣
時
如
此
，
來
到
香
港
之
後
更
是
如
此
。

在
我
們
這
些
人
的
心
中
，
國
家
民
族
是
最
大
的
，
國

共
兩
黨
是
一
家
人
。
在
香
港
從
事
社
交
與
文
化
活
動

以
來
，
一
些
人
指
責
我﹁
投
共﹂
、﹁
親
中﹂
，
這

些
人
顯
然
不
能
夠
理
解
我
們
心
中
對
祖
國
大
陸
河
山

與
同
胞
親
人
所
抱
有
的
特
殊
情
感
：
當
年
的
戰
火
隔

絕
了
兩
岸
，
讓
眾
多
想
家
的
外
省
人
無
法
回
鄉
；
如

今
，
和
平
的
時
代
，
我
們
又
有
什
麼
理
由
在
同
胞
之

間
製
造
矛
盾
和
對
立
呢
？
因
為
大
陸
是
我
們
的
老

家
，
台
灣
是
我
們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建
立
的
新
家
；

大
陸
是
我
們
的
老
樹
根
，
台
灣
是
一
根
伸
延
到
太
平

洋
小
島
上
的
樹
枝
。

我們的家 我們的根

李
先
生
因
一
位
六
安
的
朋
友
欠
他
一
百
萬
元
債
務
多
年
不
肯
歸
還
，
準
備

請
討
債
公
司
前
去
要
債
，
特
地
請
姚
向
松
先
生
用
︽
周
易
︾
預
測
一
下
此
舉

的
吉
凶
。
根
據
李
先
生
占
得
的﹁
小
過﹂
卦
四
爻
動
的
卦
象
，
姚
向
松
說
：

﹁
錢
肯
定
能
要
到
，
但
必
須
在
戊
日
午
火
入
墓
合
出
妻
財
的
時
候
行
動
，
才

能
成
功
。﹂
到
了
戊
日
的
中
午
，
李
先
生
給
姚
向
松
打
來
電
話
：﹁
我
和
討

債
公
司
的
人
已
到
六
安
，
不
巧
的
是
，
今
天
正
是
債
主
的
女
兒
出
嫁
的
大
喜
之

日
，
討
債
公
司
的
人
認
為
這
是
天
賜
良
機
，
正
好
當
着
眾
人
的
面
逼
對
方
還

錢
。
可
我
認
為
在
他
嫁
女
之
日
，
實
在
不
忍
下
手
。
你
看
看
還
有
什
麼
更
好
的

辦
法
？﹂
姚
向
松
說
：﹁
小
過
卦
規
定﹃
可
小
事
不
可
大
事﹄
、﹃
不
宜
上
宜

下﹄
，
時
間
不
可
錯
過
，
可
採
取
溫
和
體
面
的
方
式
。﹂
李
先
生
當
即
撤
回
了

討
債
公
司
的
彪
形
大
漢
，
改
請
幾
個
老
人
在
對
方
公
司
的
老
總
辦
公
室
裡
打
了

一
下
午
撲
克
。
過
了
兩
天
，
六
安
的
朋
友
不
僅
主
動
還
清
了
全
部
債
務
，
還
一

再
深
表
歉
意
和
謝
意
。

小
過
卦
專
門
探
討
把
小
事
有
意
辦
得
超
越
常
規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小
過
，
亨
，
利

貞
。
可
小
事
，
不
可
大
事
。
飛
鳥
遺
之
音
，
不
宜
上
，
宜
下
，
大
吉
。
所
謂﹁
小
事﹂
，
是

指
在
國
家
及
個
人
的
嚴
肅
而
重
大
決
策
以
外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平
凡
事
務
；
所
謂﹁
小

過﹂
，
是
指
把
這
些
事
務
辦
得
向
超
越
常
規
的
方
向
略
進
一
步
，
這
樣
做
不
僅
不
是
過
分
和

越
界
，
反
而
能
把
不
起
眼
的
小
事
辦
得
光
彩
四
射
。
人
們
如
果
在
禮
待
他
人
時
更
加
恭
敬
一

些
，
在
悼
念
逝
去
的
親
友
時
更
加
哀
痛
一
些
，
在
平
日
用
度
方
面
比
別
人
更
加
節
儉
一
些
，

雖
然
不
過
是
些
區
區
小
事
，
但
卻
能
產
生
一
種
感
化
人
心
、
驚
世
骸
俗
的
作
用
。
小
小
的
過

度
是
一
種
生
活
的
智
慧
和
藝
術
，
也
能
逐
漸
開
拓
出
一
條
亨
通
的
道
路
。﹁
小
過﹂
的
卦
形

如
同
飛
鳥
的
叫
聲
，
鳥
音
只
有
隨
風
下
墜
的
命
運
，
再
也
無
法
重
返
雲
霄
；
這
就
暗
示
出
：

小
過
的
智
慧
不
是
一
種
到
處
通
用
的
普
適
性
原
則
，
它
具
有
宜
下
不
宜
上
、
宜
小
不
宜
大
的

特
性
和
範
圍
。
人
們
在
進
行
重
大
決
策
時
決
不
能
有
一
絲
一
毫
的
過
度
與
越
軌
，
如
果
在
法

律
上
稍
有
越
軌
就
會
構
成
知
法
犯
法
。
小
過
的
原
則
只
是
把
小
事
辦
得
更
加
精
彩
的
有
限
的

智
慧
，
是
一
種
能
夠
照
亮
平
凡
生
活
的
藝
術
。

初
六
、
飛
鳥
以
凶
。
一
位
資
歷
很
淺
的
普
通
職
員
，
自
以
為
擁
有
更
大
的
後
台
而
必
將

掌
握
更
大
的
權
力
，
總
感
到
現
有
的
工
作
卑
瑣
而
無
聊
，
一
再
把
上
司
交
給
的
公
務
完
成
得

極
其
變
樣
。
對
後
台
勢
力
的
狂
熱
幻
想
和
迷
戀
，
導
致
他
對
工
作
缺
乏
基
本
的
尊
重
，
進
而

遭
到
崗
位
的
放
逐
。
這
正
如
一
隻
不
安
於
巢
穴
的
小
鳥
，
巴
不
得
早
一
天
展
開
萬
里
鵬
程
，

還
沒
有
練
成
飛
翔
的
本
領
，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把
自
己
拋
向
了
藍
天
。

六
二
、
過
其
祖
，
遇
其
妣
。
不
及
其
君
，
遇
其
臣
，
無
咎
。
家
庭
主
婦
把
一
件
應
該
向

祖
父
匯
報
的
家
事
，
卻
向
不
期
而
遇
的
祖
母
作
了
匯
報
，
這
種
行
為
不
是
對
祖
父
的
不
敬
。

作
為
一
位
普
通
民
眾
，
本
想
直
接
向
國
君
反
映
問
題
，
由
於
暫
時
沒
有
條
件
面
見
國
君
，
他

就
近
向
正
在
下
鄉
巡
訪
的
地
方
官
員
作
了
匯
報
，
這
也
不
算
是
對
國
君
的
不
忠
。
只
要
能
便

捷
、
有
效
地
達
成
根
本
目
的
，
隨
機
採
取
一
切
靈
活
、
變
通
的
手
段
在
程
序
上
不
是
過
錯
。

九
三
、
弗
過
防
之
，
從
或
戕
之
，
凶
。
在
綱
紀
廢
弛
的
時
代
，
儘
管
人
們
都
在
大
張
旗

鼓
地
越
軌
胡
為
，
都
在
平
安
無
事
地
貪
污
腐
敗
，
唯
獨
他
是
一
個
清
操
獨
守
、
正
直
無
私
的

地
方
官
員
，
但
他
不
能
抱
有
無
私
者
可
以
無
畏
的
安
全
自
信
，
因
為
他
在
那
些
結
黨
營
私
的

同
僚
眼
中
是
一
個
自
命
清
高
、
拒
不
合
作
的
異
類
。
他
即
使
一
身
清
白
，
也
難
以
逃
脫
埋
伏

在
四
周
虎
視
眈
眈
的
暗
箭
。
如
果
他
抱
着
僥
倖
的
心
理
，
屈
從
並
參
與
這
種
貪
腐
的
潮
流
，

只
要
稍
有
一
點
越
軌
行
為
，
立
刻
就
要
被
打
成
罪
不
容
誅
的
腐
敗
分
子
。

九
四
、
無
咎
，
弗
過
遇
之
。
往
厲
必
戒
，
勿
用
永
貞
。
他
平
日
看
不
起
的
人
如
今
成
了

頂
頭
上
司
，
而
那
些
資
深
的
長
者
偏
又
淪
為
他
管
轄
的
部
下
，
出
現
這
種
結
果
不
是
他
本
人

的
意
願
，
而
是
由
於
命
運
的
惡
作
劇
。
這
是
一
種
壓
抑
難
伸
且
又
自
身
難
保
的
艱
難
處
境
，

不
要
妄
圖
同
歪
風
邪
氣
一
決
雌
雄
，
只
能
穩
住
自
己
不
能
向
錯
誤
的
方
向
越
出
雷
池
一
步
。

六
五
、
密
雲
不
雨
，
自
我
西
郊
。
公
弋
取
彼
在
穴
。
在
綱
紀
疲
軟
的
時
代
遇
上
了
一
位

寬
仁
的
統
帥
，
他
精
心
編
制
的
一
系
列
利
好
的
政
策
，
都
成
了
光
打
雷
不
下
雨
的
濃
雲
和
欺

騙
自
己
也
欺
騙
民
眾
的
一
片
迷
霧
。
這
是
由
於
勢
力
龐
大
的
官
僚
機
構
一
味
安
享
權
力
的
樂

園
，
帶
頭
違
犯
和
操
弄
法
紀
，
形
成
了
膨
脹
在
天
地
之
間
的
巨
大
阻
隔
層
和
吸
附
層
。
只
有

把
那
些
少
數
為
害
最
烈
、
隱
藏
最
深
的
頑
障
連
根
拔
除
，
才
能
融
解
迷
霧
，
讓
政
策
的
甘
霖

重
新
覆
蓋
並
滋
潤
大
地
。

上
六
、
弗
遇
過
之
，
飛
鳥
離
之
，
凶
，
是
謂
災
眚
。
沒
有
受
到
環
境
的
任
何
壓
迫
和
扭

曲
，
而
是
由
於
他
手
中
握
有
的
強
權
和
殺
器
，
導
致
他
敢
於
摧
毀
一
切
與
他
的
嗜
好
稍
有
不

同
的
豐
富
多
彩
的
世
界
。
他
的
貪
慾
和
野
心
已
經
超
出
了
人
類
忍
耐
的
極
限
和
天
地
有
限
的

承
載
，
他
在
給
人
類
家
園
不
斷
製
造
仇
恨
和
災
難
的
同
時
，
也
等
於
把
自
己
變
成
了
一
團
壯

心
不
已
的
煙
花
，
竄
上
雲
霄
的
結
果
竟
然
就
是
為
了
迅
速
完
成
他
的
自
我
爆
滅
，
這
種
爆
滅

形
成
的
絢
麗
的
景
觀
，
恰
恰
宣
告
了
歷
史
的
潮
流
已
經
不
可
逆
轉
地
回
歸
人
間
正
道
。

小過卦

老
友
電
話
中
喋
喋
不
休
，
推

銷
香
港
最
熱
的
捉
精
靈
玩
意
，

說
容
易
玩
而
且
不
花
錢
。
耐
性

讓
她
說
完
，
然
後
推
說
事
情
多

沒
工
夫
，
手
腳
笨
怕
學
不
來
，

英
諺
不
是
也
說
老
狗
學
不
了
新
花
招

啊
。回

頭
給
她
傳
去
英
國
︽
衛
報
︾
一

篇
報
道
，
說
英
國
三
分
一
網
民
曾
經

嘗
試﹁
戒
數
碼
毒
癮﹂
，
原
因
是
沉

迷
上
網
導
致
睡
眠
不
足
，
耽
誤
家
務

忽
略
了
朋
友
與
家
人
，
情
況
很
是
嚴

重
。據

英
國
通
訊
監
管
機
構
發
表
的
調

查
報
告
，
英
國
成
年
人
平
均
每
星
期

花
二
十
五
小
時
上
網
，
而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是
九
個
小
時
。
四
分
三
的
網
民
認
為
日
常

生
活
少
不
了
上
網
，
百
分
之
五
十
九
的
網
民
承

認
上
癮
不
能
自
制
。

據
報
告
，
十
六
至
二
十
四
歲
的
年
輕
人﹁
毒

癮﹂
最
深
，
每
天
平
均
上
網
八
小
時
四
十
五
分
，

比
睡
眠
時
間
還
長
。
人
生
苦
短
，
每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
睡
眠
佔
去
三
分
一
，
上
網
再
佔
去
三
分
一
，

還
剩
下
多
少
？
許
多
正
經
事
耽
誤
了
。

看
過
一
幅
西
洋
漫
畫
，
有
人
每
隔
三
十
秒
就

要
查
看
手
機
新
消
息
，
漫
畫
家
替
他
想
辦
法
根

治
，
在
脖
子
上
加
一
個
狗
用
的
罩
子
。
這
種
罩

子
用
在
患
皮
膚
病
的
狗
身
上
，
不
讓
牠
咬
自
己

皮
毛
，
用
在
人
身
上
，
無
法
低
頭
看
手
機
了
。

報
道
說
三
分
一
英
國
網
民
，
相
當
於
一
千
五

百
萬
人
設
法
自
救﹁
戒
毒﹂
，
遠
離
網
絡
，
短

則
一
天
長
則
一
個
月
，
過
沒
有
高
科
技
、
沒
有

屏
幕
的
健
康
生
活
。

今
天
逛
一
家
小
店
，
牆
上
當
眼
之
處
掛
一
塊

金
屬
牌
匾
，
上
面
寫
着﹁
本
店
沒
有W

IFI

，
我

們
彼
此
交
談
﹂
︵W

E
D
O
N
O
T
H
A
V
E

W
IFI,W

E
T
A
LK
T
O
EA
C
H
O
T
H
ER
!

︶
，

覺
得
很
有
意
思
，
拍
照
片
傳
給
老
友
欣
賞
。

手
機
網
絡
是
偉
大
發
明
，
以
前
沒
有
照
樣
過

日
子
。 戒網毒

立
秋
已
過
，
又
到
金
華
秋
實
時
。
秋
天
正
是
收
穫
的

季
節
，
農
夫
春
天
播
種
，
秋
天
收
穫
。
一
年
四
季
，
周

而
復
始
。

投
資
者
正
盼
秋
天
收
穫
，
盆
滿
砵
滿
。
面
對
當
今
複

雜
多
變
的
環
境
，
政
治
、
經
濟
都
是
亂
七
八
糟
，
若
想

從
中
獲
利
有
收
穫
，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一
生
之
中
都
在
市
場

打
滾
者
，
如
何
理
財
真
是
考
究
智
慧
和
投
資
情
緒
，
最
後
亦

要
靠
信
息
流
通
，
才
能
站
在
不
敗
之
地
。

當
今
投
資
種
類
繁
多
，
環
環
相
扣
，
互
為
影
響
。
所
以
必

須
要
眼
光
獨
到
之
餘
，
還
要
高
瞻
遠
矚
，
廣
開
眼
界
，
否
則

一
環
撞
板
，
可
能
有
骨
牌
效
應
。
全
球
一
體
化
是
最
關
鍵
因

素
，
就
以
貨
幣
政
策
而
言
，
息
率
之
高
低
，
貨
幣
政
策
是
否

寬
鬆
都
影
響
該
地
區
經
濟
和
投
資
市
場
秩
序
。
政
治
的
不
穩

定
，
例
如
月
前
英
國
脫
歐
公
投
成
功
，
結
果
不
但
影
響
英
國

本
身
，
也
令
全
球
震
撼
。
不
過
，
本
以
為
貨
幣﹁
亂
晒
大

龍﹂
就
會
牽
動
股
票
市
場
，
被
大
風
吹
個
七
零
八
倒
。
結
果

恰
恰
相
反
，
有
些
自
以
為
聰
明
之
人
再
做
淡
友
，
以
為
可
大

有
斬
獲
，
殊
不
知﹁
逆
向
思
維
者﹂
進
取
非
常
，
大
做
好

友
。
結
果
如
眾
所
見
，
中
美
兩
國
以
及
香
港
甚
至
歐
洲
的
股

市
不
跌
反
升
，
似
見
牛
市
蹤
跡
。
就
以
香
港
為
例
，
一
直
以
來
港
股
走

勢
被
中
、
美
兩
地
市
場
牽
着
鼻
子
走
，
而
今
香
港
獨
闢
蹊
徑
，
淡
友
輸

得
夠
慘
，
好
友
大
獲
全
勝
。
恒
生
指
數
不
經
不
覺
將
返
二
萬
三
千
點
高

位
。
當
然
，
其
中
重
要
因
素
是
憧
憬
深
港
通
啟
動
，
但
實
際
上
香
港
股

市
股
價
偏
低
，
港
元
與
美
元
掛
鈎
，
聯
繫
匯
率
起
重
要
作
用
。
美
金
強

反
映
港
元
也
不
弱
。
聰
明
的
投
資
者
選
香
港
作
為
資
金
避
難
所
，
前
來

香
港
買
樓
買
股
票
者
絡
繹
不
絕
，
陸
續
有
來
。
內
地
大
媽
驚
人
民
幣
會

貶
值
，
紛
來
港
買
H
股
，
港
股
強
勢
畢
現
，
大
媽
應
記
首
功
。
香
港
樓

市
雖
有C

Y

揚
言
房
屋
將
門
戶
大
開
放
，
經
濟
又
似
有
隱
憂
，
樓
價
卻
能

站
穩
，
樓
市
量
價
齊
升
。
早
前
已
上
車
入
市
者
幸
大
有
眼
光
，
膽
小
者

未
及
上
車
，
至
今﹁
十
五
十
六﹂
，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夏
去
秋
來
，
天
氣
仍
不
穩
定
，
尤
其
是
內
地
多
個
省
市
，
官
、
兵
、

民
聯
合
防
洪
抗
汛
防
災
。
就
算
香
港
是
福
地
，
仍
遇
多
次
大
雷
雨
，
令

人
忐
忑
不
安
。
其
實
，
投
資
是
生
活
的
重
要
部
分
，
出
入
要
平
安
，
投

資
同
樣
也
要
注
意
平
安
，
持
盈
保
泰
，
量
入
為
出
，
才
能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暑
假
去
旅
行
闔
家
親
子
樂
是
一
樂
事
，
我
們
要
祈
求
上
天
保
佑
，

出
入
平
安
。

港股強勢畢現

月
前
到
美
加
一
轉
，
最
大
收
穫
是
品
嚐
了
一
頓
超
級
精
美
的
友
情
私
房
菜
，
那
是
溫
哥
華

﹁
靚
太
廚
神﹂
梁
盛
子
的
傑
作
。
我
到
達
豪
宅
時
，
一
個
亮
麗
的
飯
廳
已
擺
放
了
十
四
座
位
的

餐
具
，
就
如
皇
室
宴
客
的
氣
派
，
總
廚
女
主
人
何
律
師
夫
人
梁
盛
子
正
在
中
式
廚
房
炒
菜
，
她

跑
出
來
，
我
想
上
前
擁
抱
一
下
，
她
說
自
己
滿
身
油
煙
啊
。
她
的
樣
子
是
那
樣
的
美
麗
、
整

齊
，
跟
我
平
日
從
廚
房
走
出
來
那
種
支
離
破
碎
的
樣
貌
截
然
不
同
，
難
怪
她
擁
有﹁
靚
太
廚

神﹂
的
稱
號
！

梁
盛
子
唱
歌
烹
飪
樣
樣
皆
能
，
在
第
二
次
婚
姻
下
嫁
加
拿
大
著
名
律
師
何
律
師C

hris

之
後
，
二

十
多
年
來
沒
有
返
港
居
住
原
因
有
二
：
一
、
她
不
喜
歡
拍
劇
，
但
跟
無
綫
電
視
依
然
有
合
約
在
身
；

另
一
原
因
，
她
喜
歡
溫
哥
華
家
中
四
百
呎
的
大
廚
房
，
中
廚
西
廚
都
能
讓
她
大
顯
身
手
，
屋
內
沒
有

半
點
油
煙
味
，
這
是
她
的
最
愛
。
烹
飪
技
術
了
得
，
全
因
前
夫
秦
沛
對
訓
練
班
女
孩
子
很
照
顧
，
常

邀
約
曾
華
倩
、
劉
嘉
玲
、
吳
君
如
等
回
家
吃
飯
，
自
己
就
像
個
大
姐
姐
，
煮
得
很
開
心
。
當
年
大
家

都
是
純
純
的
愛
，
感
情
甚
佳
，
後
來
離
婚
之
後
，
都
是
經
劉
嘉
玲
介
紹
進
入
無
綫
拍
劇
。

何
太
最
難
忘
的
是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出
道
時
，
到
尖
沙
咀
地
庫
夜
總
會
唱
歌
，
為
迎
合
潮
流

改
了﹁
梁
盛
子﹂
這
個
日
本
名
字
，
實
際
她
是
百
分
百
中
國
新
會
人
。
當
年
她
與
陳
潔
靈
、
蘇
芮
在

灣
仔
合
租
一
房
居
住
，
她
和
蘇
芮
一
張
床
，
她
負
責
煮
飯
，
蘇
芮
負
責
洗
碗
。
某
次
有
賊
入
屋
打

劫
，
陳
潔
靈
鎮
定
將
出
糧
的
金
錢
，
塞
進
那
袋
污
糟
衫
內
，
逃
過
一
劫
！

想
起
當
年
提
出
離
婚
一
事
，
梁
盛
子
一
度
難
過
得
說
不
出
話
來
：﹁
第
一
段
婚
姻
我
學
懂
了
很

多
，
年
輕
時
不
懂
顧
全
大
局
，
只
想
追
尋
自
己
想
要
的
。
當
時
我
實
在
很
徬
徨
，
手
上
沒
有
工
作
，

身
邊
沒
有
家
人
，
連
住
的
地
方
也
沒
有
，
只
好
搬
到
哥
哥
在
羅
便
臣
道
的
家
裡
居
住
；
而
孩
子
的
爸

爸
有
工
作
，
亦
有
一
直
照
顧
開
他
們
的
菲
傭
，
所
以
跟
他
總
比
跟
着
我
好
一
點
…
…
我
現
在
明
白
人

要
學
懂
寬
恕
，
人
總
不
會
十
全
十
美
，
一
隻
手
打
不
響
，
雙
方
都
有
責
任
，
不
過
無
論
怎
的
…
…
孩

子
年
紀
這
樣
小
，
當
天
我
不
應
該
走
出
家
門
…
…﹂

上
天
眷
顧
，
離
婚
後
她
遇
上
了
滿
有
學
識
又
柔
情
似
水
、
年
輕
有
為
的
何
律
師
，
有
傳
聞
今
天
她
和
丈
夫

C
hris

吃
飯
用
一
隻
手
，
另
一
隻
在
枱
下
拖
着
的
。
她
哈
哈
大
笑
：﹁
我
們
的
確
常
常
拖
手
，
因
為
我
總
覺
得

夫
婦
如
果
一
個
月
沒
有
拖
手
，
一
個
星
期
沒
有kiss

，
就
很
難
再
拖
手
再kiss

了
。
我
喜
歡
他
的
拉
鏈
口
，
不

會
隨
便
說
話
，
與
以
前
的
男
人
什
麼
都
講
完
全
不
同
。
我
們
結
婚
廿
六
年
，
兒
子
也
廿
五
歲
，
每
晚
飯
後
都
會

拖
着
手
散
步
。
這
段
婚
姻
使
我
喜
出
望
外
，
我
已﹃
登
陸﹄
了
，
間
中
會
參
加
慈
善
演
出
，
原
來
我
最
喜
愛
的

工
作
並
非
幕
前
，
而
是
唱
着
︽H

ot
Stuff

︾
抹
地
炒

菜
做
家
務
的
家
庭
主
婦
！﹂

今
天
的
梁
盛
子
已
經
洗
盡
鉛
華
，
戴
上
廚
師
帽

子
，
穿
上
時
尚
圍
裙
端
出
一
味
又
一
味
特
別
設
計
、

甚
具
心
思
的
美
食
，
每
次
都
換
來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歡

呼
聲
！
我
真
幸
福
認
識
了
這
一
對
好
客
的
神
仙
美

眷
，
我
現
在
正
在
排
隊
，
希
望
下
一
次
可
以
再
嚐
這

位
幸
福
女
人﹁
靚
太
廚
神﹂
媲
美
六
星
級
酒
店
的
美

味
佳
餚
！

「靚太廚神」梁盛子

都說嵩口是千年古鎮，我並沒有細心求證，但
倘佯在小鎮，那風情，的確讓人覺得時間悠悠，
從生活節奏快速的香港而來，更覺得歲月停頓
了，居民慢吞吞的生活，讓人羡慕時光悠長。即
使耕牧討生活，於塘溪浣紗，在渡口搖櫓，或在
巷道的貨舖看店，還是茶館裡飲茶閒聊，古鎮時
間好像被撥到緩慢得無人理會，讓人悠然想起農
耕時代的生活。回心一想，我已經習慣香港快節
奏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要回到從前，恐怕也不
會適應了，這種心理矛盾大約是「想多了」吧。
但遺落在古鎮的建築或廢墟甚至路基，卻不斷
提醒那個時代的皺紋，處處顯示着歲月老人的痕
跡，積澱成古鎮的遠古風貌。這裡保存着明清時
代的古民居建築群100多座，嵩口小鎮不算大，
但要走遍也不容易。這裡有許多交錯的巷陌，很
多大宅都藏在深處，如果你不辨方向，瞎逛便容
易迷路。幸好此地人熱心，尤其是老人家，他們
都會很樂意指點你，甚至帶你去目的地。
來到「逢源堡」，有如來到古堡幽靈處。大門
左右各掛着一盞紅燈籠，左邊寫着「林府」兩個
大字，右邊寫着「昭武大宋」，不明其意，大概
是表示年代久遠吧？但大門兩邊貼着的紅紙，寫
上的毛筆字已經撕爛一半，明明破壞那種古意，

讓人覺得有說不上來的一種味道。大門旁邊斜靠
着木梯，以及用來曬李乾的用具，寂寞無助地在
太陽下發熱。登上幾級台階，便進入古堡。裡面
留下的人已經不多了，院子裡只偶爾見到幾個三
四歲的男孩女孩在玩耍。有人拿出糖果招待他
們，但他們都猶豫着不肯過來。有個男孩還拿着
爆竹想要丟過來。問大人，回說他們在放暑假，
回來由奶奶看着。平時都到鎮裡長住去了。我們
在木質過道穿過，有空洞的輕微回聲，令人泛起
一絲驚慌感。牆的向外部分更有幾處槍眼，分明
是以前抵抗外敵之用，讓人恍惚回到紛亂歲月當
中去了。塗鴉滿牆，有的字句半通不通，什麼
「二八佳人阻障流」啦，甚至有「滿口放屁」等
等粗話。看字句模糊，估計年代已經久遠了。整
個古堡靜悄悄，除了偶有一二老人孤坐室內，似
在傾聽時光悄悄流逝之外，便是偶然不知從哪裡
躥出的小貓，跑去騷擾正在懶洋洋地午睡的黃
狗。我還看到一間好像是舖頭的地方，已經不再
營業，也許是人走茶涼？圓柱上還留着招牌廣
告：「售紅酒地瓜燒」，還有電話號碼。旁邊堆
着木盆木桶，一片零亂的樣子。「大夫第」裡，
有「舉案眉齊」的橫匾，呀！不是齊眉？他們說
那是要表示尊重女性的意思。古代有這樣的意

識，難得！
還是去「東坡首社」看看。一看「東坡」二

字，便想當然以為跟蘇東坡有什麼關聯，J卻笑着
說，不是。大概是山坡的東面的意思吧。這名字
很容易發生歧義，但我也無法理會了。進入廟
堂，牆上貼着許多紅的、白的紙條，寫着姓名、
捐獻的數目，原來修建時捐獻者留名，大都是100
元人民幣，積少成多，善款也不少了。最令我驚
奇的是廟裡有一面碩大的鼓，擺在一人多高的位
置上，據說敲鼓會下雨，有人好奇，上去敲了一
下，立即給旁邊的人制止，說，你想求雨呀？但
卻沒見雨下。在看不見的另一頭，還有一口鐘，
據說敲鐘會停雨，但我們也並沒有去試。是不
是，還是留下一個謎，那謎底讓人懷想到明天。
嵩口還是南宋詞人張元幹和閭山派道教宗師張

聖君的故鄉，在「張元幹故居」紀念碑前照一張
相，他的詞忽然跳進腦海：萬里江山知何處？回
首對床夜語。他已經遠去，但那慷慨激昂的詞依
然留在當下，甚至永恒；但眼前只有現代的風在
眼前輕輕掃過。位於月洲村的故居，稱為「半月
居」，是張元幹出生地，原為土屋，現為張元幹
子孫在明末（公元1643年）重建，飛簷翹身，望
上去古意盎然，至今保留着完好的弧形牆，令文
物專家驚歎。可貴的是，故居旁有水月亭、寒光
閣、雪洞、紫竹假山遺址。故居的大門虛掩，我
們只在門外徘徊，並沒有踏進去，到底故居名字
是誰寫的，也終於沒弄清楚。
回到鎮裡，往古渡口走去，任何一處文明的發

源，都離不開水，嵩口便有大樟溪繞境而過。古
時，流經嵩口的大樟溪被當地人稱作「嵩溪」，
依靠大樟溪的古渡口，把來自仙遊、閩清、莆
田、龍溪等地的物產匯集在嵩口，然後中轉，形
成嵩口古街盛極一時，古渡碼頭聚集大量貨船、
渡船、木排。嵩口古渡口曾設有上下兩個，古榕
下溪邊曾經是上渡口，因為是官方經營，所以又
叫官渡。據說，過去沒有橋的時候，百姓便從古
榕樹下走到官渡口，再通過渡船往來兩岸。每當
秋冬兩季溪水大漲，渡船無法行駛，官渡口位置
還得鋪設一條木浮橋直通對岸。渡口還立有「義
渡碑」，明文規定喜轎、肩挑鹽擔等各種情形下
少收或不收錢。我們在岸上漫步，但見溪水悠悠
日夜流去，一派寧靜，古時的盛況只能依靠想像
去體味了。
走過古渡口，一腳踏入「嵩口林記竹藝店」。
並沒有什麼人，只有一位老伯坐在竹子矮凳上編
織竹籃。看他一心一意手工勞作，在現代社會
裡，還有人不計功利，不免感動。老伯歎道，沒
有年輕人願意繼承手工事業了。如此下去，恐怕
這門手藝遲早會失傳了呀，我暗想。走過橫街，
靜靜街道寂寞無人，抬頭忽見「中國農業銀行」
幾個大字，再往下一看，卻是一個豎寫的牌子：
「存取時光」，難道變成了咖啡座？但不見人
影。如果真的成了咖啡座，熱鬧起來，恐怕也會
變成一處熱點。但在此刻，似乎嵩口還沒有流行
「歡樂時光」呢！四處一望，但覺小鎮靜靜，在
沐浴着夏日夕陽餘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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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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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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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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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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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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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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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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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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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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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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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盛子最喜愛的工作並非
幕前。 作者提供


